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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下壓 

無時無刻的臥倒 

是一段修練 

源自那助教的口中 

蠶食心智的命令 

一下二上的頻率 

搭配著 

一長一短的哨音 

在集合場、沙灘上、泳池畔 

遺留的汗水 

拓成一雙雙清晰的掌印 

 

無窮無盡的循環 

是一種累積 

源自那背負的重擔 

冀求結訓的信仰 

亦敵亦友的競合 

激發出 

一生一世的情感 

在同儕間、競賽中、互助裡 

期間的歷程 

串成一段段說不完的故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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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也沒有比掌下壓更折騰，每天卻要做上幾百下的事

了。 

 沉寂已久的集合場上，隨著新訓期的到來，開始熱鬧起來。

已有數十期的兩棲集訓隊經驗的助教們，一貫稀鬆平常的看

待這群來自各單位挑選出來的新兵，就連吹哨下命令都顯得

漫不經心。 

 伴隨著寒風陣陣呼嘯，助教斜戴著的紅色帽子下，是一張

冷酷黝黑的臉龐，嘴裡輕抿著一支暗紅哨子，配合一長一短

的頻率吹送著哨音，沿著哨子垂下的繩子，也隨著風聲、哨

音，慵懶的微微顫抖，打著拍子。 

 剛加入集訓隊的新兵，繃緊神經專注聽著哨音，身體做著

掌下壓的動作。 

 教練看似隨興，其實銳利的目光如鷹，掃過每位趴在地上

的新兵，新兵下意識全身肌肉繃緊，不敢有絲毫放鬆，伏在

地上，規律的撐起、下壓，層層疊的身影像波浪。 

 進訓的新兵無時無刻做著掌下壓，起床的晨操、上課前的

暖身、課間的訓練、收操、甚至是睡覺前也不放過，隨著進

訓的期程愈久，趴臥在地上的時間愈多，不限時間，不限地

點，只要助教口令一下，掌下壓就隨伺在側。 

 特別是在這個只有口令與動作的集合場中。 

 不知經過拓幾期蛙人弟兄的掌印，集合場上原本平整的柏

油地面，碎裂出無數扎人手心的碎石，沿著排水溝旁的縫隙，

不知何時也鑽出幾株小草，在石礫旱地下，隨著風勢搖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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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些堅韌小草，是這群在逆勢中成長的隊員最佳的寫照。 

 「搞什麼？都進訓多久了，連最基本掌下壓都做不整齊！

我看是欠磨練。」應該有百餘下了，學員吃力的撐起身體，

雙手顫抖，姿勢、隊形呈現不規則的律動，助教藉機咆哮著。 

 「報告！不是。」學員氣喘吁吁，卻仍鼓起餘力大聲回應

著。 

 新兵育生與其他人一樣，體能已接近極限，全身肌肉僵硬

痠痛不堪，但眼神依舊緊盯前方，汗水沿著雙頰滴到地上，

迅速被飢渴的柏油地面吸吮殆盡，就算平時體力再豐沛，這

時也只能靠著意志力撐下去。 

 「就快結束了。」他說服著自己，依舊全神貫注聽著助教

指令，將動作做到最確實，除了怕一個失神，挨得一頓臭罵

之外，他還希望把握這些基礎訓練的機會，讓自己更加強

壯。 

 他不只要結訓，還想去挑戰更高的殿堂。 

「我還可以！」育生咬著牙，奮力的撐起最後一下，助教吹

起長聲哨音，示意學員起身，結束了晨間的課程。 

 小自掌下壓，大到山訓、泳訓、蛙操等主要課程訓練，育

生都是全力以赴，激勵他撐到最後一刻都不能放棄的，是背

後龐大的生活壓力。 

 根據已經結訓的老大哥口中得知，每一梯隊百餘位的學員，

僅十位數的學員能完成兩棲訓，更只有個位數的員額可以接

續到特勤單位，接受更進階的訓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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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你們這些，能結訓都是問題，還想去特勤？」助教最愛

調侃這些懷抱理想來參加集訓的學員，看著他們每次鑑測的

成績，都認為現實與理想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。 

 說真的，育生的體格，與集訓隊受訓的學員差異甚大，除

了個子矮小精瘦，深陷的雙頰，顯得更加弱不禁風，一脫掉

上衣，乾瘦的胸膛，細長的臂膀，以及被寒風一吹就爬滿雞

皮疙瘩的皮膚，若不是他在原單位苦苦哀求，且每天利用時

間吊單槓、跑步強化體能，連長甚至不願意薦報讓他受訓。 

 「我想去！」為了證明自己已經準備好了，在連長室，育

生一口氣做了兩百個掌下壓。 

 拗不過育生的苦苦哀求，「起來吧，就讓你去試試，只是

別太勉強自己。」連長答應了，育生滿臉的汗水，和著鼻涕

與眼淚，開啟了兩棲的受訓生活。 

 執意進兩棲的理由很簡單，結訓後，成為兩棲隊員有著不

錯的加給，讓隔代教養的奶奶可以減少一些負擔，因此，從

踏入軍旅之際，就將目標鎖定在成為蛙人，甚至朝向成為特

勤隊員的目標前進。 

 跟他有相同目標的是啟銘，他背負著出生軍人世家的重擔，

官校畢業後就在家人的期許下，進入海軍陸戰隊，並自願拔

階受訓，成為集訓隊的一員。 

 從進訓開始，在九九旅擔任旅長的父親，就不時常來探視，

連收、放假也不時見到軍車接送至門口，旅長常下車與大隊

長寒暄，嘴裡說著要嚴格訓練與要求，千萬不要放水，但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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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以讓幹部與學員不得不注意這個人，而讓大家對啟銘望之

生畏的，是他在各方面的表現。 

 各項鑑測他總是能輕易地拿到第一，在助教眼中，是兩棲

結訓後，繼續往特勤訓的不二人選。 

 兩人都有非得結訓的壓力，從在集訓隊前的進駐時期就開

始就拚了命的強化自己的體能，除了助教的要求外，只要一

有空閒，不管是平日操課間的休息，甚或是假日，都自發性

地待在集合場做著體能訓練，掌下壓、單槓、跑步、游泳，

無非是希望讓自己全身儲備更多能量，為達目標努力前進。 

 很積極的兩個人，但是彼此間卻相當隔膜。特別是啟銘，

自小在軍人世家長大的他，有著輸不得的壓力，執行各項訓

練，總是獲得極高的評價與成績，在集訓隊裡，儼然是每個

人學習的標竿，或許從以前習慣被稱讚的他，眼裡時常透露

不可一世的神情，對於表現不佳的學員常不屑一顧。 

 尤其對育生更懷著深深的敵意，打從心裡認為瘦弱的育生，

根本不配來參加訓練。 

 但是在一次次的汰除鑑測中，育生總是在安全名單內，特

別從進訓以來，他總是以超乎極限的努力，成績也逐步趕上

其他人，儘管未能出類拔萃，但已足以讓他能繼續在集訓隊

受訓。 

 這對啟銘來說很不是滋味，尤其是看他成績逐漸進步，助

教也不時稱讚是集訓隊進步最顯著的一員。或許是自尊心作

祟，他常用不懷好意的眼神去盯著育生，一有機會就想找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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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煩，想看他出糗。 

 這一期的集訓隊面臨數十年來的低溫，就連未下過雪的南

部山區，樹葉上也覆滿了霰。  

 新的訓期照著訓令，在低溫中開始，從早到晚的體能訓練

課程，一日接著一日的展開，督促著新的一批學員朝著鍛就

蛙人的路上前進。 

 寒冷的操課場地上，大家赤裸著上身，埋頭隨著哨音做著

掌下壓，當大家專注地做著的時候，啟銘眼神不時的瞟向育

生。 

 被一陣陣寒風吹得受不了的育生，全身早爬滿雞皮疙瘩，

一對乾瘦的臂膀在寒風中瑟縮的顫抖，隨著哨音起伏的身軀

顯得更為單薄，凹陷的雙頰，一用力臉就顯得更加枯槁，加

上撐起時不自覺噘起的雙唇，啟銘真心覺得育生長得像隻古

怪的鴨子！ 

 是那種卡通中老是出錯引人發噱的角色。 

 驀地，助教脫口一句「連掌下壓都做不好，來什麼集訓隊！」

忽然讓啟銘聯想起了什麼，他忍不住笑了出來。 

 「長得像鴨！」啟銘腦袋冒出這一句話，並不斷盤旋擴大，

挑動著一觸即發的敏感神經，儘管在這麼嚴肅的集合場上，

啟銘「噗哧」的笑出聲來，引發助教的注意。 

 「笑什麼笑？」助教轉頭望向啟銘怒目而視。 

 瞬間空氣凝結，四周只剩下助教的聲音迴盪在操課場地。 

 「報…報告，沒有！」啟銘心頭一驚，但是笑意還是掛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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嘴角，收不回來。 

 「說！不說就做到你說為止！」助教指著啟銘，生氣了。 

 「我覺得他長得很像一隻鴨子。」啟銘邊說邊將眼神帶向

育生。 

 原本嚴肅的操場，立刻爆出哄堂大笑，就連平日繃著一張

臉的助教，也在轉頭看了一下育生後，不自覺跟著笑出了聲

音。 

 原本對長相就沒自信的育生，俯撐在地上，自己忽然成了

大家嘲笑的對象，他傻愣愣的抬頭，望著四周，一副狀況外

的樣子，更引來其他人一陣訕笑。 

 育生窘迫極了。 

 周圍的嘲笑聲伴隨陣陣吹來的冷風，育生意會到大家在笑

他，僵硬的四肢延展到身軀，全身瞬間凍結，只剩臉上兀自

發熱，一股熱血直往上湧，雙頰脹得通紅，直到一連串嘲諷

的笑聲，在隊長的斥喝聲中倏然停止。 

 「別在意，專心訓練就好。」隊長企圖安撫著他，只是經

過那次的嘲諷後，啟銘儘管受到了隊長嚴厲的責難，但育生

的長相卻在團體間發酵。 

 「長得像鴨！」每當其他學員提起這一段，彷彿就更助長

了啟銘一些氣焰，對於育生的作弄就愈加頻繁。 

 這對啟銘來說，比拿到好成績更值得振奮。 

 育生不想惹事，就隨著他們去說，他練得更勤了。依舊每

天無止盡的掌下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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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是育生愈選擇不理，啟銘對他的敵意就愈深。 

 上午的游泳課程結束，學員利用中午用餐前的空檔，把自

己的游泳裝備清洗後晾在集合場上，整齊的排列，像極了平

日學員列隊練體能的身影。 

 陰鬱已久的天氣，難得出現陽光，曬得大家暖呼呼的，沐

浴在冬陽下，學員利用隊長集合助教討論下午課程的空檔，

享受短暫被陽光洗滌的暢快，沒有助教緊迫盯人的時光，大

家貪戀這一絲自由的溫暖，久違的談笑聲在集合場上此起彼

落，就連一向武裝自己的育生，也坐在地上仰著頭，閉著眼

享受著。 

 在冬陽環繞下，他回到了過去殘存在記憶裡的生活，依稀

記得母親雙手緊緊擁入懷裡的感覺，還有那闔家圍著冒著蒸

汽的火鍋開懷大笑的場景，直到在父母親身故後，堅強扛起

一家重擔的奶奶，牽著年幼的育生，在火葬場上感受熊熊烈

焰傳來的熱氣，一瞬間就將一個家庭的支柱燃燒殆盡，握著

奶奶微微顫抖的手，「奶奶，以後我會賺大錢，不讓你擔心。」

育生堅定地說。 

 如今，也持續朝著這樣的目標前進。 

 「喂！鴨子，收操了！快起來」一陣嘈雜聲拉回現實，育

生一睜開雙眼，陽光刺得他眼睛瞇成一直線，從隙縫中，啟

銘一張不懷好意的臉。 

 當適應周遭的視線，四周逐漸清晰，啟銘在他面前，拱起

雙手向內折向胳肢窩，半蹲式的快走過去，眼神與動作充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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嘲弄，嘴裡發出「呱呱呱！收操了，快去打飯……」的聲音，

幾個跟著起鬨的學員，也模仿起鴨子的動作。 

 育生不理啟銘故意挑釁，迅速起身拿著裝備就往倉庫走

去。 

 「跩什麼？呆頭鴨！」冷不防，後腦一陣巨響，接續劇烈

疼痛從頭皮向下蔓延，啟銘看不慣育生的漠視，一個箭步跑

到他身後，用力往後腦勺拍下去，然後又飛快的跑開。 

 育生痛得一手摀著頭，一股怒氣直衝腦門，回瞪了他一眼，

原本想追上去理論，但終究還是忍了下來，「不要惹事，不

然這禮拜就出不去了。」他喃喃對著自己說著，邊摸著自己

被打得發麻的頭。 

 在集訓隊，雖然是周休二日，但放假可沒這麼容易，學員

常常因為體能鑑測、內務整潔、服從能力，以及助教們專斷

的好惡，每個禮拜總有些人必須留下來為大隊出公差。 

 特別在這麼苦的訓練中，學員莫不希望自己能放假，總覺

得踏出營門，空氣就是特別新鮮、食物特別美味，生活特別

自由。 

 不若其他學員積極爭取放假的時光，育生在集訓隊的期間

常留在營區自我訓練，但這週末他非出去不可，這是每個月

的第一週他必須趕上最早一班公車，回家帶著奶奶利用醫院

上午的門診時間回診。  

 例行回診時間，育生會順道帶著鮮少離開家門的奶奶，暫

時到戶外透透氣，或許上市區吃上一餐高級的餐點，或是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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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到公園走走，對於這禮拜的休假，育生很是期待，父母親

剛辭世的時候，是奶奶將他接回家的，夜裡總是被惡夢驚醒，

奶奶會輕拍他的背，安慰他；在學校被其孩童欺負，奶奶儘

管不會上前爭論，但總會在夜裡輕撫育生的背，用無盡的溫

柔化解滿腹的委屈，就連高中畢業選擇加入國軍，奶奶依舊

靜靜的待在屋內，柔聲幾句「要好好與人相處」、「不要太勉

強自己」，就送育生離開。 

 在奶奶的耳濡目染下，育生也學會了忍耐，面對在集訓隊

裡的各種挑釁與挫折，育生總是以和為貴，他從不輕易動

怒。 

 為了這禮拜休假，他傾盡全力去達成助教所要求的每一堂

課，避免自己犯任何錯誤，就連啟銘的數度刁難，也盡可能

的容忍。 

 下午操課的場地在游泳池，育生的游泳技巧是來到新兵隊

後才學的，在助教的教導，加上每個禮拜的苦練下，勉強學

會了不甚標準的泳姿，每次的游泳訓練，他總是賣力的划著

水，但是前進的速度卻是有限，能通過每次鑑測，靠的是堅

定的意志與無窮盡的體力。 

 只是今年冬天特別冷，對育生的考驗倍增，乾瘦的身軀難

以久待在冰冷的水裡，每次測驗，都被冰冷的池水凍得齒牙

亂顫，常見育生在完成鑑測後，氣力放盡，攀著泳池嘴唇發

紫，眼神渙散，吁吁吐著白煙的樣子。  

 已經夠努力了，但他總是抓不到技巧，所有測驗的成績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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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硬拚出來的。 

 為了能順利放假，這禮拜他不管是跑步、游泳或是蛙操同

樣耗盡所有氣力，就連他不擅長的游泳，也用不甚標準的姿

勢，大力的將水花濺得老高，連助教都佩服他的毅力與決

心。 

 啟銘深刻感受到育生的不同，從不看好他能結訓，到現在

一次次的進步，甚至對他產生莫大的壓力，對育生的恨意也

更加深了。 

 「待會測驗踢蛙鞋五十公尺，最後一個，這禮拜留下來陪

我。」助教像是背誦準則般，以規律又幹練的語氣在泳池邊

喊著，隔天就要休假了，學員們也滿心期待，興奮的大喊回

應著。 

 啟銘從一進訓便擔任學員長的職務，由他幫大家從器材室

領出蛙鞋，一雙雙蛙鞋橫七豎八地攤在籃子裡，他與另一名

學員吃力的抬起籃子，再重重的放在走道上。 

 「大家排隊依序來領！」上課前，他嘴裡大聲吆喝著，心

裡卻是不願意做這些粗活的。 

 「呿，他們憑什麼？」啟銘滴咕著。 

 啟銘常常覺得不平，他不愛自己出身於軍人世家，不愛其

他人以最高的標準去檢視他，他常常要出列示範、常常要擔

任幹部，常常要為其他人服務，別人犯錯還要被連帶處分，

自己稍有不及別人之處，就要被各方檢討。 

 他心裡其實是羨慕育生的，希望自己是一般人，像育生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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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的一般人，可以在每一次的小小進步中，就能得到大家的

盛讚。  

 他面無表情地看著一排等著領蛙鞋的學員，並引導他們依

續接過蛙鞋，學員在旁邊席地而坐的套上，躍躍欲試稍後的

測驗，列子裡育生臉上也透著期待光彩的神情。 

 啟銘知道自己在這條路上已沒有回頭的空間，但看到育生

的樣子，內心不平情緒又起，他頭也不抬地遞給育生一雙蛙

鞋。 

 這雙蛙鞋明顯過大，育生見著這雙過大的蛙鞋，笑容一時

僵住，不知所措愣在那裡，遲遲不肯接過。 

 「快走開，後面還有人要領。」啟銘抬頭看他踟躕的樣子，

不耐煩的說。 

 「學員長，這……不是我的尺寸。」育生囁嚅的說。 

 「沒了，剩下的都是這種尺寸的。」啟銘看著身後排隊的

人。 

 「我穿太大。」他瞥了一下籃子，明明就還有很多小的尺

寸。 

 「煩不煩啊，太大就把他繫緊一點，每雙蛙鞋都是可以調

的，知道嗎？」啟銘順手拿起一雙蛙鞋，用力扯著蛙鞋上的

調整扣環。 

 這用力拉扯的動作，像是宣洩啟銘的情緒，育生只得無奈

的接過。 

 他坐在一旁調整蛙鞋，只是就算將蛙鞋調至最緊，過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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鞋底還是無法包覆整個腳掌，他撐大腳趾，勉強用趾間的力

量穩住蛙鞋，才能一躓一拐的在岸上走路，不至於鬆脫。 

 歪歪斜斜的樣子，走在池畔上，果不其然，又換來一陣學

鴨子走路的嘲弄。 

 他沒有理會，心裡仍惦記著這個禮拜要放假的事，並認真

思考著，要怎樣才能穿著這雙蛙鞋通過測驗。 

 蛙鞋是輔助學員在水中快速前進的裝備，操作上並不難，

每個學員在受訓期間，也都相當熟悉，但對育生來說，要利

用蛙鞋在水中拍打的力量前進，又要讓過大的蛙鞋不脫落，

談何容易？ 

 在冰冷的水中，一群學員雀躍地在池底待命，就連平日凜

冽的池水，也感覺沒那麼冷了，育生沒有被現場亢奮的氛圍

影響，心裡更多的是擔心，擔心待會的測驗，蛙鞋會不會掉

落。 

 這是一堂簡單的測驗，泳池對岸五十公尺是終點，又有蛙

鞋輔助，腳背順著水流，大腿帶動小腿牽動蛙鞋，順勢幾個

拍打，就可以快速前進，對於一般人來說，只要使力得當，

都可以輕鬆通過。 

 學員整齊的排在每個水道上，共分做六個梯次，當哨音響

起，大家依梯次奮力蹬牆向前推進，當排在前面梯次的學員，

在助教指令下出發，在後面等候的育生，焦慮感就加深一層，

他努力讓心情保持穩定，但雙腳還是不斷的發抖，直到輪到

自己出發的哨聲響起，他奮力壓著腳背，心緒專注在大腿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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穩定的律動，帶動小腿，促使蛙鞋帶動水流，引出向前的推

力讓自己前進。 

 果不其然，不合腳的蛙鞋，就是沒有辦法隨著施力產生適

當的波流，他逐漸落後給其他學員。 

 在泳池中央，育生急了，不得不用更大的力氣去帶動蛙鞋，

只是適得其反，過大的擺動，讓蛙鞋與水面角度過大，增加

了水的阻力，徒勞的下場，是在泳池中間，一隻蛙鞋脫落了。 

 蛙鞋湧出幾個氣泡後，便往水底沉，失去平衡的育生內心

一陣驚慌，直覺左腳一空，呼吸也跟著倉卒起來，一急吞了

幾口池水，想要站立，受力卻不均衡，整個人失去重心，冰

冷的水灌進腦門，嗆著了，恐懼油然而生，不得不用雙手猛

力拍打水面，水花驚動了助教。 

 這時其他人都已抵達岸上。 

 在眾人鼓譟下，助教急忙跳下水，用救生圈將育生帶回岸

邊，也宣告蛙鞋面鏡課程結束。當大家魚貫進入淋浴間換裝

時，只剩育生坐在泳池旁發呆。 

 「不舒服嗎？要去醫務所？」助教問著。 

 育生搖搖頭，眼神空洞，他沒有向助教說明理由，靜靜地

坐在一旁包裹著毛毯，只是當助教走後，想起這周無法休假，

不甘心的淚水順著鼻梁滾下來。 

 學員開心的沖洗完換裝，等候明早離營宣教後的周休假期，

看著育生沮喪的模樣，啟銘像是打了睽違已久的勝戰一樣，

嘴裡哼著歌，拎著蛙鞋，帶著高傲的笑意，從育生身邊走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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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是你！」育生紅著眼睛惡狠狠地瞪著他。 

 「說什麼啊你！」啟銘看著他眼裡的怒意，嘴上的笑意不

覺收斂起來。 

 「是你，害我這禮拜不能休假！」他音量放得更大，更冰

冷。 

 「哼！」啟銘裝作不以為意，逕自往他身邊走去。 

 倏然，育生像是一隻被激怒的猛獸，全身肌肉憤張，脖子

伸得老長，起身一個箭步就往啟銘撲過去。 

 「幹什麼你！」啟銘被他突如其來的舉動，嚇退了好幾步。 

 「還我假來！」育生再撲過去，也不管助教就在附近，過

去對他的羞辱、對他的嘲笑、對他的百般刁難，都化作這一

凌厲的一拳。 

 正中鼻心。 

 啟銘臉上一熱，一股鮮血從鼻子湧出，「你好樣的！」啟

銘也怒了，顧不得鮮血汩汩流出，用力一推就把育生壓制在

地，往他的臉上、肚子狂轟。 

 育生用手擋了幾拳，但啟銘發了瘋似的拳頭如雨下，招架

不住的他最後只能用手護住頭部，將身體蜷縮在一起，啟銘

每一拳都用盡全力，育生只覺得劇烈的疼痛蔓延全身，像有

把火在燒，灼痛得讓他無法呼吸。 

 「你們想被退訓是不是！」遠處助教見狀，立刻前來制止，

啟銘停了動作，但內心的怒氣仍難消。 

 「想跟我打架，你還早得很。」啟銘離開前，撂下一句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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甩頭便要離開。 

 「給我回來！」隊長也聞聲趕來，看到現狀怒喝。 

 「都拔階受訓還敢跟小兵動手，我帶集訓隊這麼久第一次

看到，學員長怎麼當的？」隊長在遠處叫住啟銘，走到他面

前咆哮著。  

 啟銘一貫高傲的姿態，連隊長的訓斥也不看在眼裡，他直

挺挺的站著聽訓，嘟嚷著是育生先動手，臉上不甘的神情顯

露無遺，鼻血隨著剛才劇烈的動作，濺滿了臉，鮮紅的血在

他站直了身體後，沿著臉頰滴在地上。 

 育生依舊躺在地上，身體不自覺的抽搐著，他眼睛直視著

游泳池上粼粼的波光，腦袋一片空白，但是迴盪在泳池裡的

隊長怒罵聲，讓育生嘴角泛起了一絲的笑意。 

 屬於自己勝利的微笑！  

 晚上罕見沒有夜間訓練，助教把學員集合在中山室檢整裝

備，旅長開著軍車停在大隊門口，啟銘與育生被叫進隊長室，

旅長氣急敗壞的聲音從隊長室傳出來，連在中山室的學員都

聽得一清二楚，大家都靜悄悄的不敢做聲。 

 隊長室裡，旅長對著啟銘說著他如何讓家族蒙羞云云，血

紅的眼睛像是要冒出火來，恨不得將他所帶來的恥辱給吞

噬。 

 這是育生第一次看到起銘這麼卑微，他一動也不敢動，緊

貼的雙手微微顫抖，閃爍的眼神不敢直視父親。 

 「隊長抱歉，是我失職，我沒有能力把小孩照顧好，讓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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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闖出這麼大的禍，怎麼會把一個小孩教成如此目中無

人。」旅長高出隊長好幾個階級，甚至年長幾歲，但在教訓

完啟銘後，卻迅速收起怒意，懷著愧疚頻頻向隊長道歉，看

在啟銘眼裡，一個帶領全旅衝鋒陷陣的長官，一個扛起家裡

重擔的父親，卻因為自己的緣故，居然卑躬屈膝的向隊長與

育生賠不是，殘留的自信與尊嚴，也隨著父親的道歉聲中瞬

間瓦解。 

 啟銘羞愧得無地自容，不覺眼睛模糊了視線，豆大的淚滴

隨著身體的抽搐滴落，他急促且刻意壓低的啜泣聲音，像個

做錯事不知如何是好的小孩。 

 育生雙頰浮腫，眼角撕裂傷不時抽痛，看著啟銘如同小孩

般的啜泣，不覺同情起他，在背負著家人的期許，以及凡事

都要做到最好的壓力下，抑鬱了多少的情感，武裝了多少別

人看不見的脆弱，在人人稱羨的生活裡，啟銘也是受盡了委

屈。 

 「育生兄弟，小犬造成您的傷害，實在抱歉，能否原諒啟

銘的不懂事，他軍旅生涯剛起步，不能被退訓，可否請您幫

幫忙。」當旅長向他乞求原諒的時候，育生直搖手說不在意。 

 這週，兩個人都被禁假，就大隊的規定，打架滋事幾乎都

是退訓處分，事後考量育生不追究，加上啟銘平時的表現良

好，決定讓他禁假。 

 育生因為測驗沒過遭到禁假，啟銘則是打架的緣故，育生

想想這樣也好，不能讓自己傷痕累累去見奶奶，要是她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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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在部隊惹事，不曉得又會增添她多少煩憂，最後是由旅

長代替育生帶奶奶去看病，算是對育生的補償。 

 啟銘也接受，對於犯下足以被退訓的錯，還累得父親到處

賠罪，覺得禁假是最輕的處分。 

 雖是如此，但對他們倆來說，這到底是一個沒生氣的週末，

早上離營宣教後，其他學員迫不急待地離開營區，他們則是

都待在寢室裡。 

 氣象預報說自今日起天氣開始逐漸回暖，但早上的營區寒

冷的空氣還是直接灌進空蕩的寢室，一貫把握時間訓練的育

生懶懶地躺在床上，懷疑氣象預報的真實性，也盤算著待會

要做些什麼，啟銘則是面無表情靜靜的坐在床沿擦著皮鞋。 

 在寢室裡，育生摸摸臉上幾處脹痛的瘀青，想著不知道旅

長有沒有跟奶奶聯繫上？就診的狀況如何？他想問啟銘，但

卻不知道怎麼開口；啟銘低頭擦著皮鞋，內心也若有所思，

他偷偷看了一眼育生，其實也沒有長得那麼像鴨子了，「長

得像鴨」也沒那麼好笑了。 

 「傷口還痛嗎？」啟銘看著育生摸著傷口，還是決定打破

了沉默。 

 「還行。」育生貌似不經意的回答，其實內心覺得有些震

驚。 

 「待會做什麼呢？」 

 「練體能吧，做掌下壓。」 

 「一起嗎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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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都可以。」 

 「你怎麼會這麼堅持要做掌下壓，不會累嗎？」 

 「爭取去特勤隊繼續受訓，不練不行。」 

 「那你可要多加油，我不會讓你的。」 

 「沒關係，反正我一定會入選的。」 

 「你確定？你長得這麼……。」啟銘原本想開他長相的玩

笑，但想想還是止住了。 

 原本寒冷的空氣隨著太陽的升起，也漸漸溫暖了許多，集

合場上，他倆伏在地上，做著掌下壓，期間有一搭沒一搭的

聊著，育生感受到太陽的熱度，直覺這個冬天真的快過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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